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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特色看韩愈诗与李贺诗的异同
吴　琼

（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韩愈和李贺作为中唐时期光彩熠熠的明星被文学史所铭记，他们雄奇尚险的诗歌意象，大胆的创新，以丑为美的诗歌理念都

为他们的诗歌打上了标志性烙印，也于唐代诗坛沧海横流中独显本色。仔细研读二人作品不难发现，韩诗与李诗无论从表现手法、各自偏好、

风格特色上尽显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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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诗人背景看诗风走向

从诗人背景来看，韩李二者都曾于逆境之中苦苦挣扎与求索。

韩愈幼年丧父，童年困苦。李贺虽出身于一个没落的皇族后裔家

庭，幼有才名但终因一件名讳之事导致无法参加科举而悔恨终身，

韩愈曾在散文《讳辩》中为李贺鸣不平，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

李贺必须避父亲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一事，韩愈表达了极

大的义愤，笔无藏锋，凌厉斩截。李贺终因郁郁寡欢结束了他短

暂的 27 年的生命历程。与李贺的郁闷相似，韩愈虽因科举得偿所

愿，四次参与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但是一生郁郁不得志，

宦海沉浮，几遭贬谪。比较著名的一次是元和十四年（819 年），

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

骨表》，极力劝谏，宪宗大怒将其贬为潮州刺史。

个人的遭际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的源泉，也因此

现实世界不能给韩李二人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之下，势必影响其

心志与诗歌创作倾向。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想，韩愈喷薄豪放的

意象在笔下汩汩流淌之际，是否有酣畅淋漓的快感？李贺在奇幻

瑰丽的想象之下，大胆的色彩的点染之余是否也在宣泄内心的愤

懑与压抑？

二、从艺术表现上看韩李诗歌差异

（一）崇尚怪奇的特点是二者共同特征

纵观唐代诗坛名家云集，风格流派林林总总，知名诗人多如

牛毛。而如韩愈与李贺这样在喜爱的诗歌意象与风格上如此之“奇”

的并不多见。韩诗大都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最具代表性的

作品中都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韩愈所

作《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写道：“是时

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他把激流而下的瀑布比作太行长剑，将在落下之时被风吹落那种

极具力量的自然之美写得恰到好处。如果说这只是气势宏大的意

象的话，那么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写道：“洞庭连天

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猩鼯”是鼠的一种，蛟龙出没，

猩鼯号叫，这些恐怖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在韩愈其他诗歌中也出现过“妖怪”，“鬼物”等。大抵是由于

被贬环境恶劣与极度险恶，才引起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激荡。

无独有偶，李贺在他诗歌中也肆意显示着他奇特的语言，怪

异的想象。《南山田中行》中：“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这首诗是诗人依据南山秋景而作，写的是作者家乡景色，展开了

一幅秋夜田野图，前几联均如常规写景诗歌，末尾一联转笔写石

缝里渗出的泉水滴入沙地，鬼火如墓中悠悠的灯火，花朵似的点

缀松林。又如《神弦》中：“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

这些诗句为我们眼前营造了别样的景象：惨淡黄昏，阴森可怖的

墓地，忽明忽闪的鬼火，这些意象在古今诗歌中都亘古少有。可见，

二者在尚奇险怪意象的追求方面做到了首屈一指。

（二）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表现手法的差异

韩愈年长李贺 22 岁，可以说二人生活在同一时期，李贺还曾

拿着《雁门太守行》去拜谒韩愈，韩愈大加赞赏。但李贺却不曾

因此如李白一样走通干谒这条路。李贺的经历使他充满了抑郁苦

闷的情怀，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的影响。也善写乐府诗，自

造奇语，抒发抑郁愤懑的情怀。古人写景多调动各种感官，视、

听、味、嗅、触等多种感觉交互使用，李贺也极擅长视觉上运用

秾丽颜色的点染。《雁门太守行》中千古名句：“黑云压城城欲

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开场烘托了大战在即紧张的氛围。善于

描写事物颜色与情态，他写红，有“冷红”“老红”“愁红”等。

同时他又对冷艳凄迷的意象极其钟爱，笔下多“泣”“啼”等词汇，

李贺注重炼字，但是炼字之处不同俗流，精选动词，多用一些锐

利的动词和形容词，如“剪”“古”“斫”“死”等词，呈现出

独特的艺术特色。

比之李贺，韩愈诗更显宏阔及创新，韩愈善于长诗，打破了

诗歌常规体例模式，以散文化的章法和句法入诗，韩愈因是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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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与柳宗元一同发起了“古文运动”，倡导骈文，他将尚奇

的精神和豪放的性格贯穿于诗文之中，摒弃诗歌的格律与章法，

翩然创新，尝试运用赋的写法作诗，铺陈赋咏，其中以《南山》

诗最为著名，篇幅极长，铺陈描写南山的高峻及景色的壮美。

（三）韩李诗歌的偏好

韩愈诗中想象力丰富，偏好自然界的奇景奇物。正如在《调

张籍》中韩愈写道：“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

百怪入我肠。”韩愈本是写自己追随李杜的光华，但却想象自己

长出翅膀，乘风振奋，如鲲鹏“抟扶摇而上”，下海上天，想象

之奇令人惊叹。韩愈偏爱写自然界的景物，或精致或雄奇。在《晚

春》中：“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于精致的景物

描摹中，饱含哲理思考以及自身抑郁情思的排遣。又如《早春呈

水部张十八员外》。

但与此同时，韩愈仍钟情于雄奇壮丽的景物，如《南山》《陆

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等。

李贺倾注毕生精力作诗，苦吟推敲，又由于自身的经验阅历

的不足导致对于现实生活存在幻想，也因此他与韩愈有着迥然的

差异：李贺的诗作融入了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

特征，表现重点也由与韩愈相比拟的粗猛豪横逐渐转变为凄艳诡

激。李贺的另一偏好在于作品中出现诸多神仙形象，或许继承并

发扬了李白的风格。如名篇《李凭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

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在现实

与虚幻之中找寻平衡也许恰是李贺用诗歌来歌咏人生慰藉灵魂的

唯一归处。

（四）韩李诗歌风格差异

韩愈诗歌的风格一直秉持着“奇崛险怪”的风格，同时也充

分表现出一种喷薄而来的豪放气势，既有对于自然界中花草的细

致刻画，由平平无奇的自然景物引发上升为哲理思考。例如《春雨》

中的：“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又如《晚春》中：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寄语春景描摹，却委婉

寄托了自己的情怀。同时在大多数作品中对于雄奇壮丽的自然景

物的赞扬，都表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遣词造句彰显大气。如《岳

阳楼别窦司直》：“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轩然大波起，

宇宙隘而妨。”又如《调张籍》中：“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

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这些句子可谓“笔补造化”，正如

李贺所言：“笔补造化天无功”。用笔补造化之不足自然是要有

创造性的力量，而韩愈则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李贺的诗歌风格更显凄艳诡激，凄艳表现在注重秾丽的色彩

的使用。如《将进酒》中“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宴饮场面酒具盛酒的美

与舞姬青春之美写得淋漓尽致。诡激更偏重于李贺诗意象的诡奇

怪诞的评价。李贺受到李白的影响，为表达苦闷情怀，总是竭力

创设虚幻的、超现实的世界，也因此出现许多神仙形象。如《浩歌》

中所吟：“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又如《天上谣》：

“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这些瑰丽奇幻的想象，

丰富了李贺诗歌意象，不仅只有可怖阴森的意象与幽飒的特征。

三、结语

综上论述，韩愈诗歌与李贺诗歌除诗歌整体上的“尚奇”的

共同特征之外，都刻意以 奇怪异意象入诗，这是二人的共同点。

但相较之下无论从诗歌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表现手法、诗歌创作

偏好或是诗歌的风格体现均有迥然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关

涉到成长环境、经历、受到文学的影响，甚至与作者个性特征有

着巨大的关系。他们创新出奇，韩愈甚至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始终

贯彻了他的文学理论。二人极大地扭转了大历以来平庸清冷的诗

风，开辟了盛唐之后新的诗歌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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